
教 师如 此 煞 费苦 心 地
“

做

课
” ,

究竟是为 了什 么呢

一位年轻教师透了底
“

作 为一 次展示 本校教学实

力的难得机会
,

像我这样年轻
,

而

且基本功较差的老师根本就挨不

上边
,

得让个素质好的老师上 这

可是 关 系到学校 荣誉的 大事
。

对

老师来说
,

如果在这样的公开课

评 比 中获 了奖
,

以后晋升职称
、

分

房子或者去重点 中学应聘
,

这都

是重要的
、不 可或缺的

‘

硬件
’ 。

相

比来说
,

奖金倒在其次 了
。

何况还

有很多社会力量 办 的补 习班
,

如

果老师在那儿任教
,

这些 奖项 可

比其他什 么牌子都硬
,

连补课价

累死人的公开课

杨伟广

为 了迎接全 区的教学改革优质课评选
,

某中学

的张老师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
。

提前两周就开始精

雕细琢这一课的教案
,

几乎用上 了他知道的所有新

教法
,

还对这些教学手段运用 的 时机
、

方 法斟酌 了很

长时间
。

从未摸过计算机的他还专 门请人做 了这一课的

课件
,

并在别人的帮助 下
,

到讲课地点把投影屏幕调

试 了很长时间才调试好
。

另外还专程到市里 买 了一

盘古筝曲
,

来配这一课的朗诵 录音带
,

在另一所学校

任教的爱人也在晚上和他精心讨论投影片的 内容及

其使用 时机
,

然后到打印社复印出投影片来
。

这一切准备就绪后
,

张老师协调 同一年级的其

他几位语文老师
,

在他们 的班里把这节课连续上 了

遍
,

并让全体骨千老师都来听
、

评
。

汇集了 大家的意

见后
,

再一遍遍地予 以修改
。

最后调动 了所有的激情

和笑容在教委评课老师面前
“

上
”

完了这节课
。

“
当然

,

还有一招
, ”

他神秘地一 笑
, “

为保证这节

课的质量
,

我把本班成绩不好的学生全用其他班的

尖子生替换 了
。 ”

课堂上
“

学生回 答个个到位
,

时间把握分秒不

差
,

教学坏节极为流畅 自然
” , “

全堂可谓浑然天成
,

不

着一丝人工雕琢的派迹
” 。虽然精力

、

体力都 已近乎透

支
,

评课老师的高度评价仍使张老师一脸的 自豪
。

其实
,

张老 师花费的精 力并不 是最多的
。

据说
,

他们学校去年
“

高升
”

到一所更好的 中学的任老师
,

为了一次省级优质课
,

准备 了整整两个月
。

教学内容

和板书不 必说 了
,

连课堂 中的每一 句话
、

每个动作
,

老师在不 同教学环节时的表情都找市 内的老教师设

计过
。

码都往上提
。 ”

当然
,

这个奖可不是很容易就能得到的
,

用 张老

师的话说
“

一个字
,

累
”

他这节课准备得如何复杂不说
,

仅是试讲时这

个说这样改
、

那个说那样改就把他搞得焦头烂额
。

“

再说公开课一 句话都不 能说错
,

全然没有平常上课

时的 自由洒脱
,

我甚至还到学生那儿去 问
‘

到时我讲

这个问题你能懂吗 我提这样一个问题有几个人能

回答
’

一节课虽上得 完美精致
,

但灵魂没有了
。 ”

说

到这儿
,

张老师一脸的歉意
“
两周来我全身心地准

备这节课
,

正常教学一 点也没进行
,

后 面 的课还得全

力赶进度
”

其实张老师大可不 必这 么辛苦
,

与张老师有着

同样经历
,

但
“

做课
”
经验丰富得多的程建老师透露

要想会开课出彩
,

不 能挑大家熟 悉的正课
,

得让评课

的人在听到题 目后 心想
,

从未听说公开课有讲这个

题 目的 这就 已经先声夺人 了
,

要是准备得也很充

分
,

怎 么讲都差 不 了
。
而且说不 定听课人会想

,

不是

正课都讲得这么好
,

讲正课得到什 么程度

说到这里
,

程建老师很感慨 现在很难有人挑那

些实打实的课来讲 了
,

哪节课容易出彩就讲哪节课
,

那种让人一听就感觉可能会讲得很沉闷的
,

无论是

否是重要的章节
,

想都没人去想 了
。

北京某重点中学一位老教研组长关于做课技巧

的阐述 比程建老师要实用得多
“

准备公开课
,

关键得看什 么人
,

做什 么 菜
。

本教

研组 内评课是看你 的教学基本功
,

这是由你 的发展
、

你的兴趣
、

你 的 爱好和能力决定的
,

某个难点如何突

破
,

某个 问题怎 么 问等都是硬 东西
,

这来不得虚的
。

曰



曾经
,

我用微薄的工资资助

过几位穷孩子上了大学
,

如今也

还有两位在读大学生需要我的资

助 曾经
,

几位
“

后进生
”
的学海之

舟桅折帆破
,

我满怀深情地为他

们修桅补帆
,

他们都或早或晚地

成了材 曾经
,

我为
“

偏科生
”

成功

地治过
“

瘸
”

也曾经
,

我为
“

特长

生
”

寻师拜友 ⋯ ⋯曾经
,

我 以为
,

对学生
, “

爱着就美丽着
” 。

后来
,

乃至现在
,

我才真正地

懂得
,

师爱
,

竟是一把双刃的利剑

曾经 以 为
,

对学生
, “

爱着就美

丽着
”

现在我才真正懂得—
梦币爱

,

是一把双刃的

司

一位女生
,

作文写得特别好
,

很 自然地
,

她成了语文老师的宠

儿
。

是的
,

她的立意总是那么清新

而又深刻
,

她的构思总是在不动

声色中给你惊喜
,

她的语言总是

那么熨贴而又多姿
,

老师他 自个

欣赏
,

拿到班上欣赏
,

带回家跟

妻子欣赏
,

不断地跟大家品读欣

赏
。

老师不断给她出新的题 目
,

引

导她天天写
,

写出
“

雨丝
”

般的情

思
,

写 出
“

春风
”

般的情调
,

写 出
“

小雪花
”

般的睿智 ⋯ ⋯后来
,

她

没考取大学
,

她数学太差
。

农村的

女孩子
,

要劳动
,

要 出嫁
,

要生孩

子
,

尽管她
“

当作家
”

之心从未死

去
,

也发表了一些东西
,

但
,

她有

孩子
,

有丈夫
,

有婆婆
,

有许多生

计方面的事情要去奔波
。

每当听

说她很是辛苦的时候
,

大家就都

禾哆乡哆
周贵进

觉得不是个滋味
。

语文老师呢 他

今天才懂得
,

她严重的偏科现象

与他单方面的引导不无关系
。

不
,

应该说他的责任不可推卸
,

应该

说
,

是他毁掉了二个有着彩虹般

未来的学生的前途
。

一位男生
,

家里穷但成绩好
,

不善于说话但腼腆可爱
。

大家都

很乐意地帮助他
,

作为班主任的

我更是如此
,

能添的钱都为他添

了
,

年节时他也是我们家饭桌上

的常客
。

有事没事我都会到教室

里转转
,

大家说有一半是为 了

他
,

因而也都很羡慕他
。

他的成绩

进步也很快
,

后来一直就保持在

前 名
。

成绩越好
,

我自然也就会

越关心他
,

他呢也就越发地用功
。

可是临近高考他不行了
,

首先是

不想吃饭
,

后来是睡不着觉
,

高考

的最后 两 门他终 于没 能坚持下

来
。

在医院里
,

我一直陪着他
,

他

带着疲倦的微笑对我说
“

对不起

老师了
。 ”

在场的人们都流泪
,

为

这孩子的不幸
,

为老天的不公
,

甚

至还为我对这孩子的爱
。

是的
,

人

们传诵着有一位怎么怎么关心他

们孩子的老师 ⋯ ⋯直到今天我才

懂得
,

是 自己充当了一名隐形杀

手
,

是自己没有考虑到这孩子的
“

可持续发展
” ,

我所谓 的
“

爱
” ,

无形中加重了他本来就很重的思

想负担
,

最终压得他倒了下来
。

我

想
,

我今天的些许伤感怎能平衡

我不安的心灵呢 我甚至想
,

实在

不能做一个称职的老师
,

那就改

行算了
, “

误人子弟
” ,

你担 当得

起吗
“

爱生
”

是一个闪光的教育理

念
,

但
“

爱孩子
,

连母鸡也会
” 。

是

的
,

爱还得讲究水平
,

讲究方法
,

讲

究艺术
。

像医生一样
,

光有治好病

人的朴素的用心是远远不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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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校 内评课
,

就得看校领导喜欢什 么
。

理科 出身的校

长看你课堂是否逻辑清晰
,

问题分析是否 丝丝入扣
。

其他专业的领导看什 么呢 热 闹 举手的学生 多就

成
,

你得迎合他这个需要
。

要是到 区里就得看你讲的

内容有没有体现发展的眼光
,

是否 想到 了中考
、

高考

的那一层 次
,

得为升学做准备
。

忽视这些
,

你的公开

课效果一定不好
。 ”

所谓
“
干活不 由东

,

累死也无功
” ,

这位老教师确

是深明个中三昧
。

真不 知这种所谓 的
“

做课
”

对教学的真正好处在

哪里

北 京市有位 小 学校长发 出疑 问
“

课本 身能做

吗 一节课如果是师生在一个问题上展开的有成有

败的探讨互动
,

就不 可能是
‘

做
’ ,

不 同的孩子有对问

题的不 同的理解方法
,

做课要求孩子在同一个时间

点上都达到老师的要求
,

这本身就不切合 实际
,

而 且

也违背 了师生互动精神
。 ”

她忧虑地认为
,

在整个过

程中从没有人想到孩子的感受
,

这种一切都安排妥

当的课在表演时
,

给学生的感受就是在作假
。 “ 那还

叫真正的上课吗
”

舒畅摘自 年 月 日《中国教育资讯报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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